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劉公案－劉墉傳奇
第四十八回  李財主貪色生淫欲

　　且說的是江寧府句容縣有個公義村，這村中有個財主姓李名叫正宗，妻子趙氏。夫妻二人廣行善事，周濟貧窮，眾人都叫他李

善人。膝下無女，只有一子，年方二十五歲，名叫李文華，與他的父親就不相同，專好眠花臥柳。他父親李正宗，常常的苦勸，怎

奈他總也不聽。無法子，也就只得由他而去。不上一二年光景，老兩口兒相繼而亡。李文華把他的父母殯葬，家業就是他支撐，暫

且不提。　　且說李文華的場院中，有兩間草房，住著一家姓孫名叫孫興，年長二十三四歲，甚是忠厚，他就與李文華做苦工活。

他的妻子何氏，年二十二歲，雖無閉月羞花之貌，論容顏，也算數一數二，還通文墨，奶名叫月素。李文華瞧見何氏貌美，久有圖

謀之心，怎奈何氏性烈不從。到了這一天，李文華忽然生心起意，設計將何氏的男人打發上別處去討帳，他家中就只剩下何氏一

人。到了晚上，欲待親去，又恐怕何氏不從。他又左思右想，心中甚是為難。忽然心生一計，說：「必得如此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

此。常言道得好：婦人是水性揚花，眼皮子又淺，何愁此事不成？」想罷，開言說：「秋桂。」丫頭答應：「奴家伺候。」李文華

說：「你去把宗住他娘叫了來，我有話講。」

　　秋桂答應，翻身而去。

　　不多時，宗住的娘宗婆子叫了來咧，站在面前，說：「大爺有何吩咐？」李文華聞聽，帶笑開言。

　　李文華，帶笑開言來講話：「宗媽留神要你聽，眼下有句要緊話，必得你去走一程。」說到此處忙站起，低言巧語把話云：

「場院住的那何氏，幾次求奸不肯從。你今晚，拿上白銀二十兩，前去順說女俊英。但能與他成好事，一世不忘你恩情。」宗婆聞

聽，回答說「交與我，皮條穴中數咱能。那怕他節烈冰霜女，管保我去他就應承。」李文華聽見心歡喜，取出了，二十兩白銀手中

擎。遞與宗媽接過去，邁步翻身往外行，一心要把牽頭做，未知蒼天容不容？宗婆子，轉彎抹角來得快，何氏的房門眼下橫。宗婆

子上前將門叫，「何二嫂」連連尊又稱：「特意前來將你找，快些開門莫消停。」何氏正然做針黹，忽聽門外有人聲。放下活計開

言問：「是誰叫門？有什麼事情？」宗婆子聞聽說「是我，何二嫂。快開開，有件事情對你明。」

　　何氏聞聽不怠慢，慌忙下地把針停；用手開放門兩扇，把宗婆子讓進在房中。何氏一見忙陪笑：「宗婆子留神要你聽：夤夜到

此有何事？望乞從頭要講明。」宗婆子聞聽腮帶笑：「二嫂留神在上聽：老身到此無別事，大相公求我事一宗。那一天，瞧見你在

門前站，愛上二嫂你的芳容。

　　這幾天，茶飯懶餐精神短，胡夢顛倒不安寧。小命殘生在早晚，望乞娘子把好行。大相公得病得你去探，二嫂你，如同修塔去

造經。現有白銀二十兩，娘子收下略表情。」

　　何氏聞聽前後話，粉面不由的赤通紅，說「媽媽此話不在理，信口開河了不成！豈不知，授受不親分男女，大相公歲數又在年

輕。奴與他，非親又非故，不過是，奴家夫主去傭工。快把銀子拿回去，再要胡言我不容！」宗婆子聞聽微微笑，說：「二嫂你直

淨是假聰明！雖說是，授受不親分男女，也要見景和生情。若論大爺待你厚，緣何不知重與輕？你記得，夫妻當初無投奔，相公收

下做長工。到而今，家主身染風流病，二嫂心中豈不明？相思害病十分重，性命只在眼然中。你倒推聾與裝啞，恩將仇報假撇清。

　　二十兩銀子送給你，只當行好積陰功。」說罷將銀炕上放，何氏一見臉通紅，叫聲「媽媽休取笑，似這等，混鬧歪纏理不通。

」

　　何月素著急害臊，粉面通紅，說：「媽媽這些混話，從何而起？大相公害病，與我何干？這銀子，奴家斷乎不受！你把銀子拿

去，見了你家主母子，多多替我拜上安人。你就說這無義之財，奴家不受。作娘兒們一場，好離好散。我先拜辭，明日就要回家而

去。」宗婆子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何二嫂，你吃了燈草灰咧，說的這麼輕巧！來也由你們，去也由你們？這也罷了，你們這二

十兩身價銀，還有八個月的嚼裹，你拿算盤磕一磕，該著多少銀子？你們不說一個清白，大相公就放你們去咧？他不是流鼻涕的傻

小子！俗言說得好：典當如小買。這如今咱們大開著門子說亮話罷：我家的大相公，實在的愛上你咧。你要是拿糖作勢的不允，他

要是羞惱成怒，立刻給你一個歪帽子，送到你們句容縣去，只說是奴僕欺主，你們兩口子就難討公道。二嫂子，你少不得掐監。你

想想，那時節姨夫反倒丟人。這件事依我說，既在矮簷下，暫且把頭低，你就與大相公暗來暗去，也不能知道。」

　　何月素聞聽宗婆子這一片言詞，暗說：「不好。他這些言詞，說的甚是厲害。宗婆子是計，好獻勤，軟求硬派，打就的活局

子。我夫妻並不是典身，他怎麼說有文契呢？是了，李文華一心愛我，只想成親作雙，那裡還有天理良心？或者假寫一張典身的文

約。我要不依他，好變臉將我夫妻送到縣裡，追比身價銀，必然是掐在牢內。婦女要下監內，難脫乾淨，豈不叫我出丑，他們好稱

願。細想此事陰毒，無法可救。欲待夫主回來再說實話，又恐他性子不好，一時的愚拙，發作吵鬧，弄出饑荒，那時怎了？講打官

司，沒他的人多，沒他的勢力，倒只怕官罷私休，總是我夫妻吃虧。若要忍而不言，又恐遭毒手。

　　事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月素心內著急，竟自沒了主意咧。「也罷，事從款來，不可性急。我如此假意應允，竟收下這二十兩

銀子，只說等大相公病好，約他成親，暫哄一時，且擋將過去。

　　但只願天從人意，李文華病重而死，這一場冤孽，暗自開消。」

　　何氏想罷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媽媽，你老教導我的，都是好話。也罷，既是大相公見愛，老媽媽為好，兩下裡張羅辛苦，再要

是推托，那我就算奴家不懂事體。將這銀子留下，奴領高情。」

　　何月素，含羞假應允，叫聲「媽媽聽我言：雖然不是閒花草，怎奈遊蜂浪蝶纏。大相公留情將我愛，這就是，結下的風流露水

緣。有心不依媽媽勸，顯見奴家事不端。

　　欲待順從怕出丑，叫我那，夫主聞知別當玩。事到臨頭舍著乾，重擔千斤奴要擔，失身一場丟臉面，遮羞錢百兩要明言。先收

二十兩為定禮，好事臨頭再找完。媽媽說合為正保，不許改悔兩相甜。人多眼眾須瞞蔽，怕只怕，好事不出醜事傳。媽媽告訴奴應

允，大爺病好巧團圓。回稟主母將心放，大相公，喜氣一衝病又安。」烈婦假意親口許，宗婆子聞聽怪喜歡，說「二嫂既然你應

許，不可改口叫我為難。百十兩銀子可值多少？這宗事兒交與咱。老身還有一件事，二嫂跟前要明言：大爺的，二十兩銀子為定

禮，你有那，什麼表記把他還？」何月素聞聽這句話，不由心中為上難。女子的，性巧心靈急又快，叫聲「媽媽你叫言：大相公差

你將銀送，你就苦苦把我纏。推辭不過才應允，親口收下把親連。你倒疑心要憑據，咱倆當面要明言：皆因我，夫妻窮苦無能耐，

低頭下氣在人前。大爺有病賴著我，把個魚頭抖給咱。我本是良家鄉下的婦，比不得，半開門子那一般。那曉留情送表記；點頭是

帳無謊言。媽媽囉嗦要憑據，竟把這，銀子拿去兩無干！」烈婦不怕結巴病，宗婆子聞聽倒帶上笑顏。

　　宗婆子見何氏的話緊，有些個抻心，恐怕事黃了，他把話就抽回來了，說：「二嫂，咱們娘兒們，都是自家。我老天巴地的，

竟有些個背晦了。口應是帳，又要什麼憑據？銀子只管留下，好回去見大相公回話。等大相病好些，我再來見你罷。」

　　欠身而起，邁步出房而去。何氏月素暗惱，嘴裡冷笑，搭訕著說：「媽媽，你那去嗎，我竟失送咧！」宗婆子拾不起來，只當

是好話，說：「二嫂，咱娘兒們熟，不講禮。」說罷，出門如飛而去。

　　何月素拿起銀子，收在箱內，就在炕上坐下，斜靠著桌子，手托香腮，心中暗想：可恨老淫婆，獻勤討好，把我這美玉黃金，

只當作閒花野草！這二十兩銀子，刀把在我手內，我的把柄，怎能給他？何月素心中暗恨，又惟恐夫主的性濁，不肯告訴孫興。何

氏發狠，暫且不提。

　　且說宗婆子出了場院，來到前院逕進書房。李文華一見，將手下人全都支開。婆子向前開言，他低聲回話，就把那威嚇應允之

事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李文華聞聽，滿心歡喜，登時間長精神，相思全好。



　　到了第二日，李文華打點了些簪環手飾，綢緞衫裙，用包袱包好，打發宗婆子送與何氏。復又收拾一對金釵，送到他房中。宗

婆子就將李文華他今日夜間要成雙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何月素聞聽，嚇得驚疑不止，不敢明言。心中暗想：我只說李文華病危，大約

必死。那知道蒼天不從人願，惡浪子病好，就在今夜晚要來再歪纏。預先把我兒夫支開，奴家就沒了膀臂。我如今要說不依，說以

強壓弱；奴總是點頭應允，又恐怕貞節難保。

　　何月素，無言心納悶：奴今竟在兩難中！李家有錢勢力大，可歎我夫主苦又窮！已經落在天羅網，想要逃身萬不能！實指病死

李家子，奴家才逃過這災星。那想冤家病勢倒好，約定今夜要相逢。有心明說奴不肯，怕他翻臉下無情，賴我夫妻有典契，退還身

價情通。當堂有口難分訴，明是披麻跳火炕！自古紅顏多薄命，不但奴家事一宗。想當初，張敏坑害周維翰，因圖郭氏女芳容。年

七殺害高仲舉，謀占佳人於月英。古時多少貞節婦，只為姣姿惹禍星。

　　想起他人思自己，將今比古一樣同。奴今遇見文華李，這就是，歡喜冤家狹路逢！欲待推辭怕有禍，不如假意竟依從。待等小

李今夜到，苦勸一番好了情。我就是，坐懷不亂柳下惠，魯男子，閉戶無干落美名。勸他回心轉了意，何月素，轉禍為福我的老

天，狂徒必定歪纏我，那就是，對頭冤家二虎爭。拿把鋼刀只一抹，我叫他，人命姦情事兩宗！這場官司儘夠他打，擇出我兒夫叫

孫興。烈婦發狠生毒念，登時體內附殺星。按下何氏節烈婦，再把那宗婆子明一明。瞧見何氏把頭低下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開言先

把「二嫂」叫：「明日我再來與你道喜。快些打扮休怠慢，等侯多時大相公。諸事須當記心內。」何氏含忽應一聲。

　　宗婆子把「二嫂」叫：「不必面上帶羞容。到晚上，房門別關竟虛掩，省得有敲門打戶聲。鄰舍聞知反不美，你們倆，暗中好

把好事成。」何氏聞聽微微笑，說「媽媽，你是個行家走得道通。」宗婆子聞聽他也笑，說「好嫂子，會撒嬌咧，把我罵了個苦

情！」說罷出門揚長去，剩下了，何氏烈婦在房中。獨坐沉吟心犯想，神魂散亂不安寧。佳人想罷時多會：「何不如此這般行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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